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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讲好美丽中国的草原故事用心用情讲好美丽中国的草原故事
□李晓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
出，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为生态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草原
作为“地球之肺”起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养育万物
的功能，在生态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
而喻。

包括呼伦贝尔草原在内的内蒙古草原，是中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抵御、化解着北来的寒潮和风沙，
同时，自古以来就是无可替代的肉、奶等畜牧产品生
产重地。各民族在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草原
上，创造出丰富灿烂的文化。这些都成为生态中国
建设的宝贵资源。那么，构筑起草原叙事，讲好草原
故事，是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构筑草原叙事、讲好草原故事，生态文学不可或
缺。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讲好草原故
事，推进草原生态文学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了解草原
上的人，还要了解草原上的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品
类、特征、习性，“以天地万物为友”。对于生态文学
写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要“扎根”于人，
还要“扎根”于动物、植物，以及世间万物。

“草原叙事”，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文学和文化母
题。中国传统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留存着丰富的草
原故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
歌》，从南北朝时期一直传颂至今，并且还将继续流
传下去。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伟大功绩和勇敢精
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灿烂篇章。《草原
英雄小姐妹》是几代人心中的童年记忆。近年来热
播的《国家的孩子》，记录、书写、讴歌了困难时期草
原人民养育上海孤儿的感人故事，唱响民族团结、心
心相印的美丽弦歌。

有关草原的故事，契合了很多人的审美期待。
辽阔、神秘、生机蓬勃、万物并育的草原，是人们心中
的圣地，天然地满足着人们的想象和浪漫情怀。姜
戎的《狼图腾》一书风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草
原上以狼为代表的生物的生存法则，为生存繁衍，在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下，各类动物世代
进化而来的本能与智慧，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呼唤，无不激起人们心中潜藏的血性。特别是其
中融汇的传统草原文化和蒙古族人民对于自然规律
的敬畏与把握，都与读者的童年记忆遥相呼应。因
此，草原叙事具有先在的吸引力，是新时代生态文学

创作中最富文化内涵和审美张力的部分之一。
生态文学不是原生态文学，不是书写未被人类

开发的处女地或者森林、草原、湖泊等的原始状态。
王阳明有言“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
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
花不在汝心之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美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此可见，无论中国还
是外国、唯心还是唯物，都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
形象反映，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必须有人对于
世界的认识和作用力。新时代生态文学，应该是记
录、书写、讴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消除污染，建设
美丽中国的壮美实践、感人事迹，以及其中蕴含的
精神力量。不能停留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描绘，而
是必须要有人的因素在其中，并且还要起到主要主
导的作用。

谱写好生态中国与草原叙事，讲好美丽中国场
域下的草原故事，必须用心用情，以“与天地万物相
往来”的视野和境界，书写出如呼伦贝尔草原般辽
远、曲折、优美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空气与水的亲密接触，只有在饱和的空气下
我们才能像万物一样，具有生命的特征。其次是水，如果没有水，世间任何
生命都会枯萎。由此可见，空气和水的源头就是自然的原乡，从古至今，人
类的生命体系都往返于大自然的语言和版图中，它是一座座巨大的博物馆，
也是动植物生长的地方。

我有机会来到了草原，来到了《草原》文学杂志的自然生态写作营。在
那个落日笼罩着草原的时辰，我乘坐的飞机正在下降，我坐窗边，可以幸运地
从空中俯视草原的场景，飞行的距离与草原产生了神秘幻境，我能感觉到6
月底的草原上的牛羊群，正在夕阳中寻找它们的营地。草原是自然生态中辽
阔的存在，只有在飞机落地时，我才知道草原就在我身边，并绵延出去。那一
夜我已经到了草原，我的梦乡仿佛已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荡漾不息。

《草原》杂志社的自然生态写作营，将我们从晨晖中唤醒，车轮下的草原
超过了我们有限的想象力，这是21世纪人们追索中的速度与激情中的大草
原，我们终于可以在草原上徜徉了。在养马店，一个人因为热爱草原便养了
几百匹马，当他讲述马的故事时，我们在他的马店看见了他收藏的各种马
鞍，还有与马有关的多种器物。我第一次了解了马鞍居然有那么多结构：前
鞍鞒、鞍垫、鞍花、后鞍鞒、泡钉、鞍翅、肚带、马镫……

我们来到那一匹匹膘肥体壮的草原马面前，我想起了这草原上，历史的
尘埃中被战马铁蹄扬起的传说。我们慢慢地靠近马，这些有灵性的马儿竟
然如此温柔，当我们用手去抚摸马的脊背时，很难想象这些驰骋疆场和大草
原的马，接受了我们的抚摸。

我的手抚摸着那匹枣红色马的后颈和面颊，风来了，吹拂着马的脊背上
隆起的线条，草原因为有了马蹄声才有了穿越漫长岁月的辽阔。

在蒙古包外的草原上，几个20多岁的蒙古族小伙子，骑着马奔驰而来，
手里举着弓箭一边奔跑一边将箭射出去……历史的场景仿佛又重现眼前，
那些英勇的骑手书写了壮丽的篇章。而此刻，我们坐在蒙古包里，刚刚骑马
射箭的青年们坐下来，怀抱马头琴给我们唱着草原的歌曲。他们低沉而忧
伤的歌声，不需要音箱和话筒，这是他们用灵魂唱给大草原的歌声。

我们来到了呼伦贝尔莫日格勒河畔，只要抬起头来就能看见天边尽头，
数之不尽的马驰骋在草原上。他们告诉我，呼伦贝尔草原最好的季节就是
七、八月份，这时候的草原有鹅黄色和看不到尽头的绿……感伤主义者的想
象力突然在我心中升起，对于呼伦贝尔大草原来说，有漫长的寒冷熔炼着草
场，所以，当盛夏降临时，这草场上的野花，都是被时间熔炼出的神曲。

沿着莫日格勒河畔的草原行走，清澈的河湾向着远方流动，自然写作营
就像古代人们栖息地的烟火，当它燃烧时我们能与大地万物万灵共同厮
守。而当它熄灭火光时，我们头顶着明月，进入了凉爽的梦乡。在莫日格勒
河畔的一座马厩里，我们一群人走进去，开始了一场即兴诗歌朗诵，每个人
朗诵的诗都要与马有关系。这是一座敞开在草原深处的马厩，离弯弯曲曲
的莫日格勒河畔只有百米的距离。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寻找到了诗意，每个
人朗诵而出的诗句中都有一匹马在奔跑。

在图嘎营地的夜晚，一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星空诗会又开始了：星空闪
烁着，诗人们出场了。旁边是沉入梦乡的大草原。银白色的圆月照耀着梦乡中
的草原。自然写作让我们离古老的原乡更近，这是古老而诗意的夜晚，我们走
进了原乡，寻找着自然写作营的星空。

地球太大了，但如果你真的想抚摸地球，它就是一颗松籽，一粒饱满的
谷物，或者是从树上滑落的一粒粒白色的鸟粪。这就是自然写作，它来自你
的生活，你呑咽下的果实，你热泪盈眶的欢喜，你存在的位置。我们从草原
出发，将回到故乡，回到出生地，回到候鸟宿迁的地方。自然的力量永远和
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一起，我们离不开绿草的摇曳，也同时离不开江河湖海的
潮汐，我们身边都是一座座敞开窗口的自然写作营，就像一次次万水千山的
迁徙，我们从梦中醒来，看见了荒野，也同时看见茂密的植物，绚丽多姿的花
朵。我们无法与自然分开，因为只有在自然中，我们呼吸到了空气，我们在
自然万物的笼罩下写作和生活！

（作者系作家）

我们在自然万物我们在自然万物
笼罩下写作和生活笼罩下写作和生活

□海 男

蓝天，白云，草原，奔驰的骏马。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谈
论自然文学，我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两个词，那就是“天然”
和“天意”。从个人的经历来看，自然文学应该是天然的文学
和天意的文学。

我从上海来到呼伦贝尔，整个行程折腾了近十个小时，
但是在海拉尔一下飞机，我就特别兴奋。为什么兴奋？因为
在上海，天空巴掌那么大，我们要看一看云，是需要仰视的，
甚至很多时候抬起头，只能看到一片灰尘。但是来到这里，
我们不仅不需要仰视，甚至不需要平视，而是低下头去俯
视。因为你不经意之间，似乎就会把蓝天白云踩在脚下。所
以，在大草原上生活，在自然中当作家，真是太幸福了。幸福
在哪里？多么好的草，多么好的水，多么好的山，多么好的
人，不仅有马有牛有羊，重要的是一望无际。来到呼伦贝尔，
我的眼睛一接触到天空，我的脚一接触到草原，我的心就会
发抖。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在秦岭里边一
个叫塔尔坪的村子，那里至今不通班车，也没有手机信号，不
仅穷山恶水，还是文化沙漠。我们那里的山很大，每一座朝
上一伸都会把天戳破，你根本爬不上去，根本翻不过去，只能
远远地看着它，而且也看不到顶；而河少得可怜，都是从石岩
缝里憋出来的，还常常会干涸断流。我们整个村子里大部分
是文盲，只有一个有文化的人是我的叔叔，他当年贩卖粮票
被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学会了写字。从监狱放出来回到村
子里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排着队去看望他。因为他在监狱
里学会了两样事情：第一个，是写字，写毛笔字，可以给我们
写对联，从此我们村里才开始贴对联；第二个，他学会给人鼓
墓，我们原来都是坟，连小小的碑都没有，但是他不仅会鼓
墓，墓碑上还刻上了名字，写上了生卒年月和谁立的碑。墓
碑和对联就成了我们那里的两种文化，可以说我们那里是文
化的沙漠，也可以说我们那里没有文脉。

我查了一下“自然”一词的定义，其中有一层意思是“天
然”，而“天然”的意思是“不经人力干预”，而文化恰恰就是人
类干预世界所留下的痕迹和记录。也许我们塔尔坪完全处
于天然的状态，所以它才会十分神奇，比如我小时候没有读
过几本课外书，也不认识课本以外的任何诗人和作家，但是
在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我每次走过我妈的坟边，我就开始
写诗了。当然不叫“诗”，写的只是：“妈你有没有变成神仙，
如果你变成神仙赶紧来救救我。”

我觉得，并非优美的风景才是自然，穷山恶水也是自然
的一种。现在回过头来思考，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穷山
恶水拯救了我，是天然状态的故乡成就了我，所以说我后来写的很多东西，大家觉
得能够被打动，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虽然大部分
是文盲——人的天然状态就是文盲，像一只鸟一只动物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经历，
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说的话，没有任何雕琢，没有任何雕饰，都是自然的呈
现，都是天然的状态，所以说我有一句话，我所有的文章都是活出来的，优秀的文学
作品一定是活出来的。

我们来到了呼伦贝尔，都说草原很美，都说莫尔格勒河很美，那么你们包括我
在内，有没有去骑一骑马？有没有去摸一摸河水？你只是在草原上走一走、站在远
处看一看，那种感觉绝对不一样。但是，我偷偷地脱离大部队带着孩子去骑了一次
马，我们还一直走到了河边，不仅摸了摸了河水，还从河边捡了几块石头，还看到了
在河边跳跃的燕子，这里的燕子和别处是不一样的，尤其它的羽毛不是黑色的，而
是金色的，在正午的阳光下飞翔的时候，很容易被误以为是一道金色的闪光。

我并不是为了写文章去的，而是一种天然的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一个无法
自然而然地去热爱生活的人，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们第一天来到呼伦贝
尔，蓝天白云，第二天突然阴了，早上还下了一点雨。第一天我很喜欢很高兴，第二
天我也很喜欢很高兴，第三天又阴转晴，蓝天白云又回来了，我也觉得很美很高
兴。自然，意味着干净，意味着真诚，意味着神圣，这不仅仅是天然，而且还是天
意。我们常常说顺其自然，其实就是顺应天意，那些企图破坏自然的行为，都是违
背天意的行为，当然我所说的天意，同时也是自然规律和科学法则。

有很多朋友问我，写作的技巧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最大的技巧是好好去生
活，自然呈现生命原本所有的那种状态，至于其他的你都不用管，都是天定的。我很
久以来都在怀疑，我成为一个文人纯粹是意外，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但是现在
我可以自圆其说地以为，这完全是自然的是天然的，也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天意。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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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许
多年来，我感觉自己一直行走
在一本厚重的大地辞典里，这
本辞典的名字叫“天人合一”，
这里就是我栖身的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遥远，寒冷，也辽
阔而苍郁。在古代，这里是北
方少数民族的摇篮和祖地，他
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养精蓄锐，
厉兵秣马，最后纷纷南下，甚至
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舞台。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没有谁能精准
地确认其所在的纪年，但无疑，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爬冰卧雪，
茹毛饮血，最终选择了顺其自然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南迁，足以
说明他们在寻觅着相对的温暖。直至近代，呼伦贝尔开始热闹
起来，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迁徙或回归到这里，确认了这里的
文化之根，就是敬畏自然；在当代，由于生态的陡变，人们变得
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后来诸多生态保护的成功事例，使人们
在回归传统生存观念的同时，找到了与之相吻合的现代科学
眼光。温度决定历史，历史决定文化，呼伦贝尔的文化是由生
态决定的，这里的人们深知自己和万物同类，都是大自然中的
一片叶子或一株草木，这里的一切变迁和进步，乃至一个家
庭和一种生活的细节都深受天地四季的制约和影响。

在呼伦贝尔2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写满了生态的密语。
蓑羽鹤在草丛里养育自己的幼儿，如果遇到人类或者其他食肉
动物靠近，它们会突然间一跃而起，然后翩翩起舞，作出千姿百
态的婀娜，越跳离自己的巢穴越来越远，引诱着介入者离开，这
还没有完，它们留在巢穴的弱小雏鸟，天生就会把自己黑褐色
的身体摊成薄片，紧紧匍匐在地面上，化妆成大地的一部分，从
而躲过猛禽和野兽的袭击；大火中黄羊子集体逃难，遇到铁丝
网，所有的雄性会用身体搭成一座桥梁，让怀孕的雌性和黄羊
崽从上面走过逃生，自身甘愿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大雁、天鹅等
诸多鸟类都会选择在草原沼泽的芦苇丛里做窝，它们与生俱来
就知道，那里可以躲开野兽的偷袭，它们孵化出雏鸟，在水域里
教会它们游泳觅食和飞翔，秋天竟然像人类眷恋故土似的，先
向北方飞，然后掉头，在家乡的上空盘旋一阵，才向南方飞去；
说起马、牛、羊，更是好像谁事先安排好了似的，马吃草尖，冬天
惯于用蹄子破雪，所以走在游牧队列的最前面，羊的破雪能力
不强，便跟在马群后面吃草的中段，牛有高级的消化系统，却没
有破雪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跟在羊群后面吃粗糙的草根……此
种事物形态不胜枚举，而说起森林里的生态轶事，也是比比皆
是，白桦树曾经是庇护落叶松的保姆，到头来却被落叶松排挤，
最多只能活七八十年，而最强壮、最威武、抗寒又耐旱的樟子松
竟然是被众多看似小于它弱于它的树种驱逐到沙地上的，柳兰
花总是在森林腐殖层的外缘寻找落脚之地，以连绵成线的美丽
固化着脚下裸露的砂石，动物们发起或躲避某一次攻击之前，
往往会去杜香丛中坐卧，杜香的气味掩饰自身的气味……

在如此神奇又隐秘的地域，人类从森林进入草原，开始自
主命运，首先成为了自然的忠实门徒，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门

徒”而不使用“学生”，包括了人对自然五体投地的崇拜。大自然驱动着引领着人类的
衣食住行，这一点，在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纷纷重返呼伦贝尔的近代以后，成为各种
万变不离其宗的信仰。历经劫波的生态有所恢复，这一切依然不可磨灭地呈现在现
实中。这种古老的理念，与现代环保意识相得益彰，乃至成为一种最有力量和魅力的
生存诗，浸润着现实和未来的人类心灵，更为文学提供了独具神采的时空。

我在草原迎头看见一个蒙古包外的风力发电机叶轮上搭建着一个喜鹊窝，后来
得知，为了喜鹊一家不会流离失所，牧民一家放弃了用电；为了救助一只在自己家蒙
古包前分娩的母狼，老额吉竟然学狼叫，呼唤狼群来帮助这只狼，让它们一同叼着小
狼崽离开，狼从此不再袭击他们家的羊群；我还看到许多四处漂泊的年轻人，返回草
原创业致富，在面临草原被现代经济生活不断介入，他们从传统的民俗和生活方式
中，找到生态重生的契机，不断地寻觅，不断地迎接挑战，陷入冲突，将草原的未来，紧
紧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行走，是在最靠近自然的人们身上获得了一种心灵的震动、净化乃至提升。
我写了很多呼伦贝尔人的诗意故事，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寻找自然文学的
风标，但我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有“天”的胎记，他们的人生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毕恭毕
敬，小心翼翼，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也已然拥有了抚慰自然
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呼伦贝尔的质朴和沧桑以及焕然，意味着典型的人类记忆和
未来价值。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是在通过有限的能力来认知自然，那么天人合一，是一种
理想的境界和必须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谈论自然文学，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自然文
学归根到底还是无法脱离文学和人学这个基本问题，绝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博物志。

在呼伦贝尔游牧民族的蒙古袍胸襟上，往往有三种颜色的横条图案，其中黑色代
表大地，红色代表火，蓝色代表天，他们认为大自然的力量是生存不可或缺、不可轻
慢的真理，就这样穿着远古而来的衣服从传统走到现代，留下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呼
伦贝尔大草原。

我希望呼伦贝尔在我的笔下依然熠熠生辉。
（作者系内蒙古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